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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夹缝中的阵痛、变革与希望。
◎作者通过纯真美好的爱情，催人泪下的友情和错综复杂的现实，有力地表现了上世纪
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村的真实状态。
◎小说文笔优美，尤其是乡村风景描写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心理刻划细腻。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一波三折.全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内容简介

小说以一群农村小人物的命运为经，以20世纪90年代农村风云变幻为纬，切入重大的社
会现实主题，将江汉平原农村的真实画卷用悲怆、激切、深情而忧郁的笔触一一展现，
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夹缝中的阵痛与变革，展现了一幅20世
纪末中部农村的风云图景。

作者简介

楚云，本名周镇明，湖北监利人。中年男子，怀疑主义者。曾在兰州军区某部服役，后
归依垄亩，荷犁十载，执鞭八年，因生道浇漓，于2004年负箧南游。著有长篇小说《荒
原浮尘》，长篇人物传记《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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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总序)
潘新潮
这套《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年）》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来东
莞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2011—2020年）》和《东莞市建设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实施意见（2011—2020年）》，根
据《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2012年底我市开展了东莞市
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经评审公示，我市共有九部文学艺术作品入选首批出
版补贴类项目，当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作品集、文学评论集、
纪实文学、版画作品集。东莞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总序)潘新潮
这套《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年）》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来东
莞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2011—2020年）》和《东莞市建设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实施意见（2011—2020年）》，根
据《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2012年底我市开展了东莞市
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经评审公示，我市共有九部文学艺术作品入选首批出
版补贴类项目，当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作品集、文学评论集、
纪实文学、版画作品集。
东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推进，东莞的文学艺术创作与之呼应，东莞
作家、艺术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东莞作家群”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余人，省作协
会员近百人，他们写出了一大批浓厚凝重、意蕴深远的精品佳作，在当代中国文坛筑起
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2013年，东莞作家荣获了“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图书奖
、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台湾第四届桐花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广东省“九江龙
”散文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众多奖项，东莞文学作品还频频登上2013年当代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2013
年中国随笔排行榜等。东莞文学作品如此密集地获奖和荣登各类文学排行榜，在此以前
从未出现过。在旗帜林立的当代文坛，“文学莞军”成为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成
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文学是历史发展的语言镜像，也是现实真实的心
灵回声。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触摸历史，触摸时代，触摸这里的山川河流、人文气
息。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希望东莞的作家、艺术家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抒写东莞情，传递正能量，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
不懈奋斗。（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1993年早春二月的江汉平原，处处还残留着严冬的气息，明媚温暖的阳光刚捂出嫩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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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茸，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凛凛侵袭过来，仿佛要驱走人们企盼已久的春天。
天上的乌云在迅疾地弥漫，一会儿天地间就变得阴暗起来，汉风的心情也同这天气一样
，潮湿得要下雨了——他怎么也找不着家里的钱。
“木兰，你到底把钱放到哪儿了？”他第四次问老婆道。
木兰在屋前的那棵歪脖子桑树底下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她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你
吵死呀？钱！钱！前世差你的钱！”
汉风看看表，离上课只有二十分钟了。他跑出去一把拉起木兰，说：“你把钱给我行不
行？”
“你几时给我的钱？”木兰把眼睁得圆彪彪地说。
“前几天卖猪的钱呢？”
“没了。”
“没了？又没买什么东西，怎么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你管不着。”
汉风直直盯着她足有一分钟，把一股怒气逼进丹田，问：“是不是又把钱给了你娘家？
”
“哼！我要给，这猪又不是你喂大的！”
“我还是一家之主是不？”汉风再也忍不住，气急败坏地对木兰吼道。
“没有钱的家主是人吗？”木兰针锋相对。
“你⋯⋯”汉风无言以对，转身进房，没好气地朝墙根的一个罐头瓶踢去，那瓶呼地飞
起，碰在墙上，碎玉溅珠地破了，里面的石灰扬起一团白雾。外面的木兰听见砰的一声
，以为汉风在砸东西，慌忙进去。只见汉风正弯腰捡钱，急探手一抓，汉风一闪，早躲
开了。
“就像个强盗，藏在鬼地方你都寻得着。”木兰竟笑起来，一边说，一边抢。汉风也不
动，只把手高举着，说：“你防我倒真是像防贼似的，把钱放在烂罐头瓶子里，亏你想
得出。”木兰力小，掰不弯汉风的手，支扭了一会儿，终是气累，停下来问：“你要钱
到底做什么？”一
1993年早春二月的江汉平原，处处还残留着严冬的气息，明媚温暖的阳光刚捂出嫩绿的
草茸，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凛凛侵袭过来，仿佛要驱走人们企盼已久的春天。
天上的乌云在迅疾地弥漫，一会儿天地间就变得阴暗起来，汉风的心情也同这天气一样
，潮湿得要下雨了——他怎么也找不着家里的钱。
“木兰，你到底把钱放到哪儿了？”他第四次问老婆道。
木兰在屋前的那棵歪脖子桑树底下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她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你
吵死呀？钱！钱！前世差你的钱！”
汉风看看表，离上课只有二十分钟了。他跑出去一把拉起木兰，说：“你把钱给我行不
行？”“你几时给我的钱？”木兰把眼睁得圆彪彪地说。“前几天卖猪的钱呢？”
“没了。”“没了？又没买什么东西，怎么就没了？”“没了就没了，你管不着。”
汉风直直盯着她足有一分钟，把一股怒气逼进丹田，问：“是不是又把钱给了你娘家？
”“哼！我要给，这猪又不是你喂大的！”
“我还是一家之主是不？”汉风再也忍不住，气急败坏地对木兰吼道。
“没有钱的家主是人吗？”木兰针锋相对。
“你⋯⋯”汉风无言以对，转身进房，没好气地朝墙根的一个罐头瓶踢去，那瓶呼地飞
起，碰在墙上，碎玉溅珠地破了，里面的石灰扬起一团白雾。外面的木兰听见砰的一声



，以为汉风在砸东西，慌忙进去。只见汉风正弯腰捡钱，急探手一抓，汉风一闪，早躲
开了。
“就像个强盗，藏在鬼地方你都寻得着。”木兰竟笑起来，一边说，一边抢。汉风也不
动，只把手高举着，说：“你防我倒真是像防贼似的，把钱放在烂罐头瓶子里，亏你想
得出。”木兰力小，掰不弯汉风的手，支扭了一会儿，终是气累，停下来问：“你要钱
到底做什么？”
“报名读书。”汉风说道，“明年民师考试，考上就民转公，吃商品粮，用不着种那鬼
田了。”汉风读书是真，是读华中师大函授。而考试转正吃商品粮，则纯粹是“艺术的
真实”了。木兰果然一怔，“真的？”但旋即冷冷一笑，“哪有这么好的事？就是有，
也轮不到你，你的命有多重？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少废话，钱拿来！”汉风急忙分
辩说：“真的，我不骗你，要不你明天去问谢老师，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都报名了。”
木兰沉思了一会儿，问：“明年读行不行？”
“不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民转公名额有限，竞争得非常激烈，这个机会万不
能错过。”
木兰听了沉吟道：“可⋯⋯我们这个小屋实在住不好了。一下雨连床上都漏。这卖猪的
钱是我准备去买瓦的，一年积一点东西，过几年把屋做起来，别人进来也有个看相。现
在的人势利，你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再说民转公也见不得是什么好事——电视上不是
常说好多国家老师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我看你就别想这个心思了。”汉风说：“屋可以
不做，书是不可以不读的。”木兰就把嘴一撇：“哟哟！你看你把自己美的，你书读那
么好，怎么没去当官还在抠牛屁眼？”汉风回道：“总比你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强
。”这句话捅到了木兰的痛处。汉风当过四年兵，平时不抽不赌只爱看书写文章，还是
省报的特约通讯员，所以连村干部都有些畏忌他，怕汉风用笔给他们捅娄子。汉风跟木
兰结婚，原也是迫不得已。原来汉风复员后，以前的女友梅想重续前缘，而梅的丈夫世
光也是汉风的同学，无可奈何之下，汉风经人介绍认识了木兰，不到三个月就草草结了
婚。结婚那天汉风喝得酩酊大醉，在无人处大哭了一场。只隔两天，梅和世光便去了汉
口，从此双方音信断绝。木兰也知道丈夫并不怎么爱自己，所以两人的心一直未真正融
合过。现在一听汉风这样揭自己的短，不禁脱口骂道：“我就是没文化，你去汉口找那
个有文化的婊子好了。”汉风的心像锥子猛扎了一下，痛得一阵哆嗦，鬼使神差般一耳
光扇过去，啪的一声脆响，两人愣住了，虽同床异梦几年，但基本还能遵守“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从未兵戎相见过。木兰从迷糊中醒来，劈胸揪住汉风，哭道：“你把我打
死好了！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把我打死一心好去找那个骚婊子！”汉风愈加心烦，用力
一推，木兰踉跄开去。汉风抽出五百元钱，一头扎进风中，屋里不断传出木兰声嘶力竭
的咒骂声和尖亢的号哭，汉风忽然觉得好累好累，像走进了沙漠一样。抬头望天，只见
云团的空隙间露出青天的一角，泛出隐隐的笑意，仿佛在嘲笑人世间的种种尴尬和无奈
。
汉风放学回来，见妻子还睡在床上生气，刚三岁的女儿蓉蓉伏在妈妈怀里酣睡，甜梦中
不时发出抽泣声。汉风一阵心酸，放下提包去做饭，到橱柜看看，只剩一碗腌咸菜，而
此时菜园里还没有什么新菜可摘。这饭咋做呢？这时母亲送来两颗白菜，没好气地掼在
地上，数落说：“我看你穷得要烧蛇吃了。”汉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洗菜淘米后，却
又发现没有盐，捏捏兜里，一个硬币也没有。早晨向谢纯借了八十元钱才凑齐报名费。
卖猪的钱是唯一的家当，现在却全部“报销”了。汉风到房里拉开写字台的抽屉，看有
没有不经意留下来的零钱，屉子都翻烂了，哪见半分？汉风愣在桌前不知如何是好，去



找二嫂借么？前几天木兰刚和她小吵过，拉不下这个面皮。去找老父老母？自己都三十
岁的人了，还去剥削老人，天理难容！去赊？为区区七毛钱找人说好话，不值⋯⋯汉风
心头悲酸酸的，想我他妈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写什么臭小说，害人又害己！汉风跌坐在
沙发上，心里像塞了棉絮似的憋胀得发痛。
房里阴暗而潮湿，不时散发出阵阵霉味。地上凹洼处积满了黑黄的屋漏水。墙壁青色的
砖体裸露着，污垢而粗糙。房顶上那张用蛇皮袋拼凑起来的蒙布已被烟熏成黄赫赫的，
仿佛是从古战场拉来的斑驳皮革。“这就是我的家。”汉风在心里叹道。他不羡慕别人
的高楼大厦，只要灵魂有所归宿，就是住草棚也心甘情愿。可是他却觉得自己的身心像
一枚秋叶，飘飘荡荡没有着落。
汉风在那里自怨自艾，然而肚子不争气地咕咕造起反来，他的目光无力地漫游着，忽然
有了主意，急忙抱起蓉蓉。蓉蓉见是爸爸，撒娇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爸爸，我
饿！”汉风一阵幸福甜蜜，狠狠地啃了女儿几下，房里飘荡起银铃般的笑声。
“蓉蓉，去小卖部买一包盐来好不好？就说爸爸明天给钱。”看着女儿一蹦一跳而去的
背影，汉风心想：“要是我没有蓉蓉，不知这顿饭还能不能做？”他不禁自言自语地道
：“真是死搞文学活受罪。”
一道绚丽的光华忽然刺得汉风目眩，原来是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梢射进窗来。汉风踱出去
，只见西天的晚霞像火一样燃烧着，把地上的房屋、树梢、河流、草垛⋯⋯都染上了玫
瑰似的红色。有风吹来时，这光波便如纱翼一般颤动。汉风缓缓抬起目光，一群小鸟正
在天上飞过，他的目光追随着它们，渐行渐远，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第二天是星期日，学校放假，木兰一大早就领着蓉蓉回了娘家。只要一吵架，木兰就往
娘家跑，而岳父岳母又非常护短，说把女儿推进了水里丢进了火坑里，常常把汉风骂得
狗血淋头，这令汉风异常恼火，所以翁婿间的关系亦很紧张。这时汉风躺在床上，想象
着木兰在她母亲面前诉苦的情景，心就像泡在苦水里，“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
路，贫不择妻。”汉风长叹一声，疲惫地闭上眼睛，这时脑里浮现出一个美丽的倩影：
一头乌黑如墨的齐眉短发，总是散发出一丝淡淡的幽香，额头光洁而亮丽，宛如一块白
玉。特别是那双明眸，总笼罩着一层如烟似水的薄雾⋯⋯这就是梅，这就是他初恋的梅
。一阵不可抑止的伤痛像潮水涌上心头。“这就是生活。”汉风呻吟似的道。
突然，从前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汉风连忙起身出去，只见儿时的伙伴水生屋前挤满
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忙挤身问：“怎么回事？”一人气愤地答道：“他妈的又在收公粮
税费。”“收公粮税费？今年的春耕都还没开始，就收什么公粮税费？”
“去年的尾欠呗！”
汉风这才恍然大悟。果见管理区书记谢首龙、村支书邓业光、村主任万宝刚和其他几名
村干部都在这里，水生正在和谢首龙交涉。
“唏——！你为什么拒交国家任务？”谢首龙尖着嗓子说。
“田都还没开始种，我用什么交？”水生一张脸这时气得发紫。
“唏——！你去年种田没有？去年的粮食呢？为什么有尾欠？”
“负担太重，我交不起，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工钱都换不过来，还亏本！你们这些当
官的算算，一千斤谷才卖四百多一点，而一亩田农业税就有二百多块，我们还要田间开
支，你说种田是亏本还是赚钱？”“唏——！扯淡！你到底交不交？”
“我实在没钱交，学生伢的报名费都是拿的高利贷。”
“唏——！你屋里那头肥猪能卖钱不？”“那⋯⋯那是我今年的田间开支。”
“唏——！你狗日的真是个刁民！”



水生张口结舌立在那里，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谢首龙的三角眼也睁圆了：“怎么，你
狗日的想吃绳子？”“我一不偷二不抢，你凭什么捆我？”
“凭什么？就凭你拒交公粮税费！给我把这家伙绑起来，押到管理区。”谢首龙咆哮起
来。
村支书邓业光是谢首龙的亲姨表兄，平时仗着家里人多势众和谢书记这座靠山，在村里
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群众敢怒不敢言。这时有露脸的机会，如何不抖这个威风？谢首
龙话音未落，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村长万宝刚连忙劝道：“今年的工作刚开头，万
一干群关系搞得太僵，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办了。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群众真是
上下一齐心，我们就没猴子舞了。”邓书记心里滴溜溜一轮，遂有了主意，于是大声说
道：“谢书记，你怎么随随便便在我们村抓人？你今个儿要是把水生的猪牵走，我这个
鸡巴村支书就不当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把谢书记说得愣在那里，云笼雾罩地望着他
的表兄，鼻孔里哼了一声，不屑地说：“像这种顽固分子，有什么思想工作可做的？只
有用行政手段来修理他。”“可⋯⋯怕群众起哄呀！”
“唏——他们把我抱着啃？”瘦仃仃的胳膊一挥：“怎么，还要我亲自动手？”几个村
干部得了将令，狮子一样冲进屋，顿时鸡飞狗跳，邓业光突然哎哟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万宝刚忙问：“怎么了，老邓？”
“我⋯⋯肚子痛得厉害，你⋯⋯你在这里看着，别让他们把猪牵走了。”邓业光说完，
一溜烟朝厕所跑去。
村干部赶出猪，水生的老婆秀英遍地打滚杀猪似的叫，一家老小哭成一片。
汉风目睹这一切，不知怎么要哭，他痛苦地闭上双眼，这时邓业光拎着裤子跑出来，嚷
：“人呢？猪呢？”万宝刚懒懒回道：“被你老表赶走了。”邓业光就一跳三尺高：“
你是怎么搞的？我一不在就搞成这样。真⋯⋯真是一刻都少不得我。”万宝刚懒洋洋地
说：“你是书记嘛！”邓业光上前拉住水生，拍着胸脯，唾沫飞溅地说道：“你放心，
要是你的猪掉了一根毛，我这个鸡巴村书记就不当了。”水生的老婆哭着求道：“邓书
记，你要给我做主呀！”邓业光刚要慷慨激昂，一个声音插过来说：“邓书记，你老表
今天可过足了洋瘾。”邓业光掉过头：“怎么了？”那人说：“别人只骑马，你表弟今
天却骑猪。你说，这不是过足洋瘾吗？”人群一阵哄笑。邓业光愤愤道：“我才不认这
个老表呢，什么东西！”汉风听得恶心，见万宝刚靠在树上抽闷烟，走过去拍拍他的肩
膀。宝刚吐出一口烟子，沉重地说道：“这事要不是发生在忠厚老实的水生身上，不知
是什么结果？”“或许会出人命！”汉风的声音充满忧郁。二
农谚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可留在村里的是“386199”部队。这是人们对
留守在村里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戏称。那些青壮年劳力，未出正月十五就纷纷外出谋
生了，有的宁愿把性命丢在外面也不愿意在家种田。今年镇里对教育也进行了改革，所
有的民师工资都由镇财政统筹，老师的工资大大降低了，每天的工价不到十元钱，导致
骨干老师纷纷外流。纵使留下的老师也无心教书，他们的心理严重失衡：自己一年的工
资，还不够那些大款和贪官们吃喝一顿的！
开学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有发下来，前几年的田间开支都是汉风在学校预支的，今年
没这个指望了。镇里除了留下书杂费及少得可怜的开支外，其余的钱被他们一包袱拎走
。可季节不等人，手里半分没有，汉风心急如焚，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几个亲戚，钱没借
到，却吃了一肚子热嘲冷讽。
太阳已坠入遥远的西山，晚霞如同火焰在天边燃烧，流光万丈地铺洒下来，大地蒙上了
一层薄薄的金纱。晚风吹拂着汉风清瘦的面颊，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酸楚。他觉得世道有



些变了，越有钱的就越有钱，越没钱的就越穷。一股浓浓的悲凉袭涌上来，他觉得自己
是那么渺小和可怜，谁都可以轻视自己。难道是自己选择错了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
会，也许真不该搞文学的。
汉风垂着头，任凭由双脚牵引着身子，梦游似的走着，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一幢三间瓦
屋门前，抬头看时，原来是谢纯的家，门前一幅对联写道：淡泊明志墨香远
静以修身诗风淳汉风会心地笑了笑，这时谢纯已迎了出来，说：“怎么像心事重重？”
“还不是为孔方兄。”汉风苦笑道。
“现在的钱难借，你越穷就越没人借钱给你。现在的人啊，都精得很！”
谢纯三十七八年纪，是全镇民师中最早转正的一批。年少时也做过文学梦，所以跟汉风
是忘年交，两人无话不谈。他见汉风愁眉不展，便说：“如果你要高利贷的话，我可以
帮你想想办法。”汉风想了想，问：“几点的？”“三点五的利息。”汉风一咬牙，不
得已地说：“帮我拿两千块吧，秋收后一起付清。”又重重叹了一口气，苦涩地说道，
“贫者终日为衣食所碌碌，也许我会贫穷一辈子。”
“穷怕什么？只要信念不丢，总有成功之日。”
00两人正说着，宝刚来了。谢纯故意高声道：“哟！‘三要干部’光临了。”宝刚问：
“这话什么意思？”“‘要钱、要粮、要命’，这难道不是‘三要’干部吗？”
万宝刚笑着捅了谢纯一拳，说：“就你这家伙嚼舌头。”
不一会儿饭菜上来了。谢纯让村长坐了上席，万宝刚端起酒杯“咕嘟”就灌了一口，汉
风有些惊诧，说：“你有些不正常。”
万宝刚长叹一声：“是呀！村里工作越来越难搞了。”点燃一支烟，狠狠猛吸一口，又
重重喷出，良久才说：“我要把太母垸的千亩低湖田改成精养鱼池，同时把学校后面的
白田改成果园，搞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可邓书记不同意，刚才我们在会上吵
了起来，他说我是出风头，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抱有不可告人的野心，真是气死我了。
”汉风激动地大声说：“你这样做是件大好事呀！他为什么不让做？”谢纯道：“嗨！
说你天真还真够天真的！这明摆着是邓业光压制他，怕他抢了书记的宝座呗！”汉风冷
哼一声，鄙夷至极地道：“这家伙比瘌皮狗还可恶。”谢纯呷了一口酒，对宝刚说：“
因为你是村民选出来的村长，而他那个书记是管理区谢书记钦定的，所以你们的矛盾是
必然的。”汉风接过去说：“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农村的宗族观念非常严重。像我们
村，姓邓的是一大姓，而邓业光的家势又是邓姓中最旺的。不用他家里的人搞书记就不
行，纵使有人坐上这位置，他们一家子也会想方设法让你狼狈不堪做不长。”
三人俱沉默了，空气变得十分压抑。好半天谢纯才说：“宝刚，你准备怎么办？”
“我⋯⋯我不想干了。”
“什么，你不想干了？”汉风以为听错了，失望地说，“想不到你是一个软蛋，真浪费
了我的一张选票。”宝刚脸如血泼，难堪而尴尬。谢纯示意汉风不要再往下说，给他们
每人倒了一杯酒，劝道：“宝刚，汉风虽然说得过火了一点，但也不无道理。你想想看
，你撒手不干，不是正中邓业光的下怀吗？谁办实事谁不办实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高票得选，说明群众是信任拥护你的，包括那些邓氏家族的人。”宝刚听说，头深
深垂了下去，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双眼闪着光，洪声说道：“好吧，我不打退堂鼓了
。过几天我就去找县领导，请求他们给予支持。今天我有一个提议：学校的振兴靠你们
两位，村里的发展之路我带头！”
“好！一言为定！”三双年轻、有力、热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汉风从谢纯家出来，已是繁星满天了，他身上暖烘烘的，只觉热血澎湃，一切困难险阻



这时对他来说只是前进路上的小泥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乡村的夜风像母亲慈祥的手
抚摸着他的头发，路边不知名的小虫在草里弹琴，天上的星星像一颗颗金豆豆似的跳个
不停。他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来：“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突然，
他的心像扎针似的痛起来，哨声就像被刀切似的戛然而止。与梅初次相识的情景一幕幕
涌上心头。那天也是这样的夜，在宁静的学校小屋，也是放着《一剪梅》这首歌，然而
往事不再，一股伤感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包围了他。他不明白前些天为什么对木兰发那么
大的火，以至于动手打了她。呆呆出了一会儿神，忽然一激灵：原来梅现在在汉口开发
廊。汉风长叹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想起水生的事，更觉心乱如麻，在外胡乱转了半夜才
回去。
周五放学后，水生来找汉风，说：“风老师，我的猪快拉去一个星期了，不知是死是活
，我想去看看。”汉风想了一想，说：“也行。”水生央他同去，汉风不愿。他只要一
看见那些捧着茶杯，踱着方步、趾高气扬的小官僚们就有气。水生又道：“我是怕猪出
了问题，你能跟我讲几句话。”汉风只得答应了。在路上，汉风问水生找邓书记没有？
水生说：“怎么没找？他的门槛我都快踏烂了，那狗日的每次把胸脯拍得山响，就是放
空屁！这老东西真是一个两面三刀、吃伢儿不吐骨头的家伙。”
两人急匆匆赶到柴园管理区，还没进门，就闻到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血腥味，心里一紧，
感觉不妙，几步跨进大院，定睛看时，果见院内放着一个大木盆，一盘水红红的，还冒
着热气，地上满是猪毛猪屎，却不见猪肉和人影。汉风不禁血脉贲张，恨不得仰天大叫
。水生脸色煞白，双腿直哆嗦。汉风连忙到街上租了一部相机，咔嚓咔嚓把场景全部拍
了下来。拍完后两人气鼓鼓地往回走，在渡船码头碰到了宝刚，原来宝刚也正是为此事
而来。昨夜他得到消息，管理区要杀水生的猪，他大吃一惊，就连夜骑自行车到管理区
找谢首龙，没遇上，一打听，才知道谢首龙一干人到县城“天天沐足城”去洗脚按摩了
。这几年基层干部上发廊“潇洒”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为保险，就金屋藏娇养情妇。
宝刚急得不行，便打谢首龙电话，却已关机。宝刚无可奈何，只好摸黑返回家。这一夜
他辗转无眠，担心水生的猪连夜被杀了，第二天天还没亮便又急匆匆赶了过来。车刚骑
到供销社门口，远远地就听见猪嗷嗷的嚎叫声，忙飞也似的抢进去，只见水生的那头猪
已绑倒在案板上，不由大惊失色，高喊道：“刀下留猪！”说时迟，那时快，那边厢已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宝刚推开人群，只见那猪双眼睁得大大的，看见宝刚，喉咙里发
出一阵喘息，眼角竟淌出两滴浊泪来，接着痛呜一声，竟是去了。宝刚就像自己的亲生
儿子被杀了一般，在管理区院子里暴跳如雷。谢首龙披着衣服踱出来，慢条斯理地问：
“唏——怎么回事？万宝刚，你想造反吗？”宝刚红了眼，要冲上去，被几个膀大腰圆
的杀猪佬拉住，宝刚挣扎不过，只跳着脚怒吼道：“谢书记，你凭什么杀我村民的猪？
”
“凭什么？”谢首龙肩膀一耸，双手一推，“嘿嘿”一笑，嘴里露出两颗金光灿然的门
牙，颠弹着腿说：“唏——！我杀不得吗？我杀了卖猪肉，肉钱抵债，有何不可？”宝
刚气得恨不能吐血。这时管文教卫的杨文昌副书记把宝刚拉进房里，又是递烟又是沏茶
的做思想工作，说：“其实这猪来的那天就生病了，一到管理区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其实谢书记还挺关心它的，还亲自摸了摸猪耳朵，发现烧得厉害，又满身大汗，就叫厨
房的孙师傅提水给它冲凉降温。你看，真的照顾得挺不错。谁知这猪欺生，喂啥都不吃
，一天比一天瘦，就⋯⋯”宝刚不听则已，一听那火又腾地烧将上来，粗声说：“妈的
，这么肥的猪走三四里路，能不流汗能不累吗？再用冷水兜头一浇，神仙都要感冒！姓
谢的不给老子一个交代，老子就去告他！”这时门外有人喊：“杨书记，今天机关改善



生活，全体人员到金茂酒家搓一顿。”杨书记拉开门问：“是不是有领导来了？”那人
说：“嗨！有什么领导来，不是杀了头猪么！”杨书记忙对那人努努嘴，关了门，摇头
叹气，然后探询地问宝刚：“要不等一会儿你跟我们同去喝两杯，消消气？”宝刚没好
气地道：“喝个鸡巴！你转告姓谢的，小心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夺门而出，愤
愤走了。
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汉风三人闷闷过了河。水生愁眉苦脸地自言自语道：“一头猪
说没就没了，我现在该咋办？”宝刚说：“你再去找找邓书记，看他怎么说。”
“找也是白找。后天就是他儿子的婚期，还顾得了这事吗？”水生沮丧地说。
汉风听了不由灵机一动，忙说：“有了！”随之对宝刚和水生低声说了一阵，宝刚一拍
汉风的肩膀：“真是个好主意！”又扭头看着水生说：“这回就看你老婆拿不拿得出了
。”水生眼里喷着火：“拿不出也要拿得出，这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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